
群星的彼岸

1

长老

“肯定没那么简单。”我咕哝着，双眼盯着那扇通往上帝之速号航运

层引擎室的坚固金属大长老门。在迟钝的思绪中，我看到了大长老深色

的双眼，一如他死前的样子。我看到了俄里翁回味大长老之死时，嘴角

那得意的笑。在我克隆而成的样貌之中，除了与先前列位大长老们的那

些相似点以外，肯定还有一些只属于我的、独一无二的相貌特征。而且

一定是独家版本的，绝对不是我脚下的、储存在飞船底部的那些克隆材

料可以制造出来的。

不过，我喜欢思考这件事。

我将拇指按在生物扫描仪上。在同步接受到那张让我始终感觉陌

生的，但却属于我的面部影像后，大门随即洞开。

一阵机械的气息——混合了金属、油脂与烧焦的气味——在我走

进引擎室的时候将我环绕。墙壁随着引擎的低沉轰鸣不住震动，“嗡嗡-

呜呜-嗡嗡”的声音在我听来一如既往的美妙。

一等航运者们站在前方，等待着我。引擎室通常挤满了航运者，

忙着查明铅冷快堆故障的原因，但今天我要求和地位最高的十名航运

者——仅次于我的那些官员——进行一次私下会晤。

我跟他们相比简直衣冠不整。我的头发又长又脏，我的衣服早该送

去回收再利用，他们深色的束腰外衣和平整的裤子十分相衬。航运者们

没有什么制服——这艘飞船上没有任何制服——但首席航运者毛莉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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求手下的每个人必须穿着整洁，特别是一等航运者们，他们都穿着毛莉

喜爱的那种深色服饰。

毛莉是二十一岁的那一代，只比我大几岁。但她的眼角已经浮现出

皱纹，嘴角也仿佛永远耷拉着。毛莉那头短发的发际线平整得能让木匠

用来确认自己水平尺的精度。艾米说，上帝之速号上的每个人都一模一

样。我想，从我们都是同一种族的角度上说，她是对的。不过没有人会

把毛莉误认为其他人，也没有人觉得她配不上首席航运者的地位。

“大长老。”她用问候的口吻说。

“我告诉过你的，叫我长老就好。”

毛莉的眉头蹙得更紧了。从我承担起现在的职务之后，人们就开始

称我为“大长老”。我早就知道自己迟早会成为大长老，但我完全没想

到这一天会这么快到来。不过我生来就是要继承这个职位的。我就代表

了职位本身。就算我审视自己的时候看不出这一点，也能从那些航运者

们立正的姿势里，以及毛莉等待着我发话的样子里看出来。

我只是……没法承受这个头衔。有人在艾米面前叫我“大长老”，

而我没法忍受她眯起眼睛、绷紧身体的样子，虽然只有那么一会儿，但

足以让我明白，我无法容忍她把我当作大长老来看待。

“我不用改头衔也还是大长老。”我说。

毛莉看起来并不同意，但她没有反驳。

其他一等航运者都看着我，等待着。他们全都伫立不动，背脊挺得

笔直，用毫无表情的面孔对着我。我知道，他们完美的姿势部分是因为

首席航运者毛莉的铁腕，但我知道还有一部分原因来自于过去，来自于

被杀之前的大长老对于所有人的严格要求。

他们这种坚忍的服从绝非是因为我的影响。

我清了清喉咙。

“我，呃，我需要跟你们谈谈，一等航运者们，谈谈这部引擎的事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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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吞了口口水，又干又涩的感觉充斥着口腔。我并没有看着他们。如果

我直视他们的面孔——他们那年岁更长、饱经沧桑的面孔——我会不

知所措的。

我想到了艾米。我第一次见到艾米的时候，眼中所见只有她明艳

盘绕的红发，仿佛凝结在水中的墨痕，她苍白的皮肤像冻结她的冰块

那样，呈现出半透明的质感。可当她的面容浮现在我脑海中时，就会是

她抬起下颌时的表情——她生气的时候，这个动作会让她显得比实际

高大。

我深吸一口气，大步穿过房间向毛莉走去。她抬头迎上我的目光，

挺直背脊，紧抿嘴唇。我站在近到让人不舒服的距离，伸手用力一推她

的双肩，让她撞在身后的仪表板上，而她却毫无畏惧。不同的表情在其

他人的脸上闪过——第二航运者谢尔碧面露困惑；第九航运者巴克眯

起双眼，下颌紧绷；第三航运者海莉则轻声地对第六航运者乔迪说了句

什么。

但毛莉毫无反应。这就是毛莉与飞船上其他人最大的不同之处：她

甚至不会问我为什么要推她。

“为什么你没有摔倒？”我问。

毛莉按着仪表板站起身来。“仪表板挡住了我。”她说。她语气平

静，但我察觉到了她话语中的一丝警惕。

“如果没有东西挡住你的话，你就会摔倒。这是力学第一定律。”我

略微闭了闭眼睛，试着回忆我为此刻而学习的所有知识，“在太阳系-地

球上，有一位物理学家。他的名字叫做艾萨克·牛顿。”我结结巴巴地

吐出这个名字，不确定其中到底是几个“萨”。我说出口的是“艾萨萨

克”，我不确定是不是说错了，但这并不重要。

而且，此时其他人显然明白我在说什么。谢尔碧紧张地看着毛莉，

她的目光一次，两次，三次地瞥向毛莉平静得不自然的面孔。一等航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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者们那种严肃的表情渐渐撑不下去了。

我忍住一声苦笑。这看起来正是我一直在做的事：破坏大长老努力

建起的完美秩序。

“这位牛顿，他提出了好几项力学定律。他写的那些东西看起来浅

显得要命，不过……”我摇了摇头，仍旧为他那些力学定律之简单而

惊讶。为什么我之前都没想到呢？为什么大长老会想不到呢？为什么

大长老把科学的所有基础都教给了我，唯独漏掉了牛顿和他的力学定

律？他究竟是不知道这些定律，还是不想让我知道？

“让我感兴趣的是关于惯性的那一条。”我说。我慢慢地踱起步

来——这是我从艾米那里学来的习惯。我从艾米那儿学到了很多东西，

包括她对一切事物的好奇心。我是说一切。

伴随着我的问题的，是一阵担忧：我怕自己会因为胆怯而说不出话

来。直到这一刻，直到我站在这些航运者面前，那台引擎则在我的背后

无力地转动。

我暂时闭上了眼睛，而在眼睑之后的黑暗中，我看到了我最好的朋

友哈利。我看到舱门打开，他的身体飞出之时，那空洞虚无的太空。我

看到了他嘴角那抹笑意。那是他死前的微笑。

“太空中没有外力影响。”我的声音只比引擎“嗡嗡-呜呜-嗡嗡”的

声音大一些。

三个月前，没有任何力量阻止哈利从舱门滑出。而如今，他身在太

空之中，没有任何力量会阻止他在群星间永远飘浮下去。

航运者们都看着我，等待着。毛莉眯起双眼。她不会自己坦白的，

她会等我从她嘴里“撬”出真相。

我继续说道：“大长老告诉过我，引擎的效率正在变差。他还说我

们比预计时间落后了好几百年。而且我们必须修复引擎，否则有可能永

远无法到达半人马座-地球。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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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转身看着引擎，仿佛它能告诉我答案似的。“其实我们不需要

它，对吧？我们不需要什么燃料。我们只要能让飞船有足以加速到极限

速度的燃料就足够了，之后我们就可以关闭引擎。因为太空里没有摩

擦力，也没有重力——飞船会不断穿越太空，直到我们到达那颗行星

为止。” 

“理论上是这样。”我不知道毛莉的谨慎语气是因为她没法确信这

个理论，还是因为她不相信我。

“如果引擎无法正常运作——如果这种情况已经持续了数十年——

那么我们的问题应该是速度过快，不是吗？我们会径直从那颗星球旁

边飞过……”现在，我的语气中有了怀疑——我所说的话正在推翻我原

本的全部认知。但自从大长老死后，我就一直在研究引擎的问题，可我

就是无法将大长老告诉我的事与我在太阳系-地球的书上学到的知识联

系起来。“该死，我们要担心的应该是飞船会因为无法减速而撞上半人

马座-地球，而不是在宇宙中漫无目的地飘浮，对吗？”

我觉得引擎仿佛长着眼睛，而且那双眼睛也在看着我。

我看着那些航运者们，能看出他们——他们所有人——都知道，引

擎的问题并不在于燃料和加速能力。他们自始至终都是知道的。我告诉

他们的并不是什么新鲜事。一等航运者们当然知道牛顿、懂得物理学和

惯性。他们当然知道。他们当然明白，大长老所说的燃料不足、缓慢穿

越太空、又比预计时间落后云云完全是一派胡言。

我真是太愚蠢了，还以为自己的想法与众不同呢。

“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”我问，我有些恼羞成怒。“引擎到底有没有

出问题？还是说燃料出了状况？”

航运者们将目光投向毛莉，但毛莉却仍然沉默地看着我。

“为什么大长老要在这件事上欺骗我？”我感觉自己就快失控了。

我不知道自己该期待怎样的反应——比如我指出问题的关键，然后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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运者们恍然大悟，立刻解决？我不清楚。我从没想过自己能够站在他们

面前讲解物理学定律，以此来反驳大长老给我的解释。我没想过自己说

出要说的话以后，他们看着的人却是首席航运者，而不是我。

“大长老骗了你，”毛莉平静地说，“因为我们骗了他。” 

2 

艾米

一滴水拍打在金属地板上。

我紧闭双眼，让自己专注于眼睑之后的黑暗，不去理会周围的寒

冷。“我开着车，车子行驶在漫长空旷的公路上。”我大声说道，声音在

高高的天花板和四面的金属墙壁间不停回荡。“车窗摇下。音乐开着。

非常响。”我努力回忆更多细节，“响到让人觉得车门在震动。响到让后

视镜里的影像也模糊不清，因为它也在震动。还有——”我仍旧紧闭着

眼睛，补充道，“我将手臂伸出窗外，手掌摊开，就像在飞翔。” 

又一滴水落了下来，这次落在我赤裸的脚上，颤抖从我的脚趾一路

传向发根。

“我开着车，这是我最想念的事了。”我低声说。我猛地睁开双眼。

我的双臂——在想象自己驾车行驶时愚蠢地抬起的双臂——笨拙地垂

了下来。

这儿没有什么车，也没有什么看不见尽头的公路。

只有这些。

飞船上那两个每天都在变小的冷冻室。

水滴滴落。啪嗒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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留在这里无异于玩火，我很清楚。或者更准确地说——玩冰。我本

该在我父母的冷冻室继续融化前，将他们推回去的。

但我没那么做。

我拨弄着颈上的十字架项链，那是我离开地球时，随身带着的为数

不多的物件之一。当我坐在冷冻层的地板上，盯着我被冷冻的父母，努

力回想再多一件曾被遗忘的事情时，这条项链是我唯一能用来祈祷的

东西。

我曾因祈祷而被长老嘲笑，为此我足足责骂了他一个小时。最后他

大笑着举起双手，对我说，如果我这么固执于信仰的话，那么我想信什

么都可以。讽刺的是，我的所有东西，包括我曾经坚信的那些，如今都

在从我的指缝间渐渐溜走。

以前的日子更单纯，也更轻松。一切都是安排好的。我的父母和我

会被低温冷冻，我们将会在三百年之后醒转。那颗星球就在那里，等着

我们。

在日程安排中，只有低温冷冻这一项如常进行。可随后我就提前醒

来了——不，不对，是长老叫醒了我。我不能让自己忘掉这件事。我不

能让自己忘记，我会在这儿完全是他的过失。我不能因为我们之间度过

的三个月而否认他从我这里夺走一辈子的事实。

有那么一会儿，我想起了长老的面孔——不像我现在了解的那样

英俊而又高贵，而是像我们第一次见面时那样模糊氤氲，那时他把我从

这只玻璃棺材的残余部分里拖出来，蹲在我赤裸颤抖的身体旁边。我还

记得他温暖而抑扬顿挫的声音，还记得他跟我说，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

真是个骗子。

只是……这并不是真话，不是吗？在飞船上的所有人之中——甚

至包括我那被冷冻的父母——只有长老将真相告诉了我，并等待我接

受这一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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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老模糊不清的身影突然出现在我的脑海中。而且我并不是透过

冷冻液看着他：我想起了他在雨中的样子。在供给层的那个夜晚，天花

板上的洒水器将一场瓢泼“大雨”洒落在我们头上，压得花朵弯下腰

去，那时的我惊恐而又不安，而“雨水”自长老的头发末端流下他高高

的颧骨，停在他丰满的嘴唇上……

我摇了摇头。我无法恨他。可我也无法……嗯，总之我无法恨他。

我能恨谁呢？俄里翁。

我用手臂环抱双膝，抬头看着我父母冻结在冰里的面孔。最糟糕的

莫过于我提早醒来，而我的父母却仍在沉睡，而在这艘混乱不堪的飞船

上，每天所能感受到的只有时间和悔恨。

我不知道在这里的我算是什么。没有了父母，我就不是任何人的女

儿。没有了地球，我几乎觉得自己不像是人类。我需要一些东西，一些

能够再度充实我的东西，一些能够定义我本身的东西。

又一滴水滴落下来。

我已经苏醒了九十八天，三个多月。而我们本该在五十年后登陆

的事实却被打上了一个大大的问号。我们甚至无法确定到底会不会

登陆。

就是因为这个问题，我每天都会到这里来。这个问题促使我打开父

母的冷冻室，凝视着他们冻结的身体。我们到底会不会登陆？因为如果

这艘船真的迷失在太空中，没有到达新星球的可能性……我就可以唤

醒我的父母了。

只是……我答应过长老，不会那么做。我曾问他——就在一个月之

前——有什么必要继续冷冻我的父母？如果我们永远无法着陆，为什

么不现在就唤醒他们？

他与我四目相交，我从他的目光中看到了同情与悲伤。“这艘船会

着陆的。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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过了一会儿，我才明白他话语的含义——这艘船会着陆的，只是我

们看不到那一天。于是——我信守了对他的诺言，还有对我父母的诺

言。我不会唤醒他们。只要他们抵达新世界的梦想仍有实现的可能，我

就不能这么做。

目前来说，我愿意相信还有充足的希望。但再过九十八天，我还会

这样想吗？也许那时我根本不会在乎这飞船是否会着陆。也许那时，我

会足够勇敢，能够按下复苏按钮，让他们的冷冻室完全融化。

我仰起身子，与父亲的双眼齐平，虽然他双眼紧闭，且与我相隔几

英寸 厚、带着蓝色斑点的冰。我的手指在冷冻室的玻璃上滑动，勾勒

出他的轮廓。玻璃因室内的温度而蒙上了一层雾气，触感光滑，留下了

我父亲脸部的清晰轮廓。寒意渗入我的肌肤，我的记忆闪回到那个时

刻——虽然只有几分之一秒——那是在接受冷冻、失去意识之前所感

受到的冰冷。

我记不起父亲笑起来的样子了。我知道他的脸会有动作，他的眼角

会堆起皱纹，嘴唇会牵动。可我记不清了——看着冰中的他，我想象不

出他的笑容。

这个男人看起来一点不像我的父亲。我的父亲总是充满活力……

可这个人……并非如此。我想，我的父亲也许就在这具身躯里的什么地

方，可……

我看不见他。

我砰地将冷冻室推了回去，再重重地关起门。

我缓缓起身，不知该往何处去。经过那些冷冻室之后，这一层的前

方是一条满是上锁房门的走廊。那些门中只有一扇——那扇门的键盘

　１英寸＝２.54厘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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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近涂有红漆的痕迹——是敞开着的，但门后便是一扇窗户，可以看到

外面的星空。

我常到这里来，因为星星让我觉得自己很正常。现在，它们却让我

觉得自己就像飞船上绝大多数人所说的那样，是个怪胎。难道不是吗？

我是唯一怀念那些事的人。在这飞船上的两千多人之中，只有我知道躺

在自家后院的草坪上，伸手捕捉那些懒散地飘浮在夜空中的萤火虫是

什么感觉。只有我知道黑夜会渐渐取代白天，而不是由开关来切换昼

夜。只有我体验过睁大眼睛，看着真正天空的感觉。

我不想再看什么星星了。

在离开冷冻层之前，我检查了我父母冷冻室的门，确保它们都还锁

着。我父亲的冷冻室门上还留着之前那个“X”记号的些许痕迹。我用手

指描过这两笔。那是俄里翁画的，为的是标出他接下来要杀的人。

我转过身，望向位于电梯对面的基因实验室。俄里翁的躯体就冷冻

在里面。

我可以唤醒他。当然不只是按下一个解冻按钮那么容易，不像唤醒

我的父母那么容易，但我仍然能够唤醒他。长老曾经告诉过我这间冷冻

室与其他冷冻室的不同之处；他给我演示过让俄里翁复苏时需要设定

的计时器的设定方式，以及复苏时必要的按键顺序。我可以唤醒他，等

到他苏醒以后，我就能问出那个问题——每次透过冰层看着他凸出的

双眼时，都困扰着我的那个问题。

为什么？

为什么他要杀死其他冷冻者？为什么他要在我父亲的冷冻室上做

记号，将他选为下一个杀害目标？

更重要的是，他为何会选在这时开始谋杀？

俄里翁或许真的相信那些冷冻的军方人员会强迫飞船上的人们充

当士兵与奴隶……但他为何会在距离登陆日期还如此久远的时候切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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